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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邦亭、孙五郎

　　风拂碧水，义聚
红船。千秋赤县，一
炬始燃。移沪上之
火 种 ，荡 南 湖 之 暮
烟。大纛高擎，革命
源头之标志；明灯远
耀 ，民 族 复 兴 之 发
端。于是云津龙跃，
沧海波翻。举兴朝
而 骇 世 ，成 辟 地 而
开天！
　　遥想贫弱俱集，
家国交困。志士戚
嗟，仁人衔恨。前仆
后继，争匡国脉危局；
探理发微，竞挽神州
命运。然则肝胆裂而
头颅抛，志未酬而身
先殉。泱泱华夏，沦
陷迷途；悒悒苍生，枉
唏尧舜。斯则云水
怒，雷霆奔。响炮声
于十月，遵马列以指
针。信念之坚，夸父
逐日；忠诚之笃，比干
剖心。一往无前之姿
态，潮头浩气；百折不
悔之节操，浪里真金。
期吾后则开来继往，
为人先则取义舍身。
最是立党为公，忠诚
为民。公至高，天道
昭存亡之理；民为贵，
人心固胜利之根。铆
靠擎天之柱，夯牢定
海之针。是以信仰高
标，精诚贯日；胸襟天
下，志气干云。百淬
不移其赤，万琢亦葆
其纯。
　　至如领袖重临，
狂飙不再。瞻仰“产
床”，触摸根脉。探
精神密码，大党兴而
万众瞻依；阅红色篇
章，小船起而千钧承
载。听历史之回声，
发誓言以霆骇。梦
想启航之所，永志心
头；惊雷震耳之音，
犹播宇外。尔乃再
续传奇，更添精彩。
不忘初心，留火种以
谨承；同尊舵手，树
丰碑而俊迈。
　　壮哉！红船依
旧，秀水泱瀼。归原
点而追溯，驾长风以
远 航 。 党 之“ 母 亲
船”，复兴梦情结不
舍；民之“中国号”，
新 时 代 振 励 其 昌 。
劈波澜而猛进，举旗
帜以高扬。柱立中
流 ，兴 革 故 鼎 新 之
业；星参北斗，壮明
德至善之邦！

  《中国共产党百
年百事赋》编辑委员
会供稿

本报记者张海磊、李力可

　　渠江，古人称之为“潜水”，是嘉陵江
左岸的最大支流。滚滚江水从大巴山深
处而来，途经四川省广安市，又蜿蜒而
去，最终汇入长江。
　　 100 多年前，15 岁的邓小平考入重
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后，就是在广
安的渠江东门口码头坐船离开家乡的。
　　在通向码头的望渠巷里，古朴厚重的
青石板路两侧，青苔点点，传统的川东民
居像一位位倔强的老人卓然挺立。茶馆
里，桌子前，三五老人各自泡上一杯茶开
始谈天说地。邓小平的故事就这样一次次
在茶舍酒肆间被人们讲起。在家乡，邓小
平不仅是那个有着雄伟气魄和非凡胆略
的革命家、战略家，更是那个立宏志、怀理
想又远赴异国探寻真理的少年。

开明思想的启蒙

　　位于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的邓家老
院子是一座坐东朝西的传统农家三合
院。院前梯田层层，池塘泛绿，树木成荫。
17 间大小不等的房屋里还原着邓小平
祖上三代人在此的生活状态。
　　 1904 年 8 月 22 日，邓小平出生。
他的父亲邓绍昌思想开明，母亲淡氏勤
劳善良。此时，邓家已没有往日的光环。
　　邓家祖上曾是广安的望族。距离邓
家老院子不远处是邓小平先祖、清乾隆
年间翰林邓时敏的居所。邓时敏是邓氏
家族的杰出人物之一，他官至大理寺正
卿、通奉大夫，功高德重。没有子嗣的邓
时敏去世后，为了给邓氏家族培养光宗
耀祖的人才，族中公议，将翰林院子改为
学馆。
　　邓小平父亲邓绍昌曾在成都法政学
校读书，接受过新式教育。早年间参加民
间帮会组织“袍哥会”，曾在广安协兴场的

“哥老会”中当过“三爷”，后来升为“掌旗
大爷”，也曾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
团练局长。他在邓小平的童年扮演着重要
角色。当地群众中至今流传着邓绍昌知道
自己误解邓小平“偷”5 块大洋给同学妹

妹治病的事情后，承认“失察”并称赞儿子
富有同情心和责任心的故事。
　　接触到先进思想的邓绍昌毫无保留
地支持着邓小平的学业。翰林院子是童年
邓小平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1909 年，五
岁的他进入这里接受私塾启蒙教育，并在
这遇到了人称“邓三先生”的邓俊德。
　　今年 80 岁的广安市委宣传部原副
部长蔡世武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便通
过走访邓小平同学、亲友等方式，收集邓
小平在广安时期的求学、生活经历。“‘邓
三先生’是个无心科举的落地举子，对清
政府统治极为不满。他不仅教经典，也教
了很多爱国故事。”蔡世武介绍。
  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邓小平熟读了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私塾先生
讲述的“花木兰代父从军”“岳飞精忠报
国”等故事更是诱发了他的学习兴趣和
对古代英雄人物的崇敬。

新式教育的探索

　　清末民初，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1899 年，进
步人士在广安城北紫金山上创办了紫金
精舍，开广安新学之先河。著名民主革命
家、教育家张澜曾在此任教。北山小学堂
也乘势而兴，它的创办打破了传统教育
陈规，点燃了协兴新式教育的火苗。
　　和邓小平故居络绎不绝的游客带来
的热闹喧嚣相比，约 4 里路之外的协兴
老街显得寂静许多。除了街头杂食店门
口坐满了打牌、闲聊的老人外，街里的时
光如凝固一般。不少老房子大门紧闭，早
已无人居住。北山小学堂就在这条老街
上。1910 年，6 岁的邓小平开始在这里
接受新式教育。
　　 1911 年保路运动爆发，四川各地
纷纷响应。蔡世武考证，当时在北山小学
堂墙上、柱子上贴满“反对出卖川汉铁
路”“打到卖国贼”的标语，老师会向同学
们讲述保路运动的情况。课后老师、同学
们则会一起走上街头，高唱《来日大难
歌》，并抄写标语贴在协兴场各处。“巧合
的是，当时‘邓三先生’也成了北山小学

堂的国文老师，据邓小平的同学回忆，他
还将当时民主革命人士邹容的代表作

《革命军》选进了课本。”蔡世武说。
　　 1915 年夏，邓小平从北山小学堂
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安县立高等
小学堂。学校旧址在如今的广安区区政
府院内，是一座二层建筑，悬山式屋顶，
白墙青瓦。
　　邓小平故里管理局原局长马福从事
邓小平研究数十年，在他的考证中，邓小
平从小便善于用科学精神与封建迷信思
想作斗争。据马福考证，在县立高等小学
堂读书时，邓小平的同学李再标的母亲
得了重病，他决定割肝救母，以尽孝道。
邓小平听说后，连忙劝阻：“难道你割了
肝，你母亲的病就好了吗？你要相信科
学，赶快回去请医生，照顾母亲。”
　　 1983 年 2 月游杭州西湖时，面对
岳飞手书的《满江红》，邓小平无限感慨
地对陪游人员说：“我小时候就会唱《满
江红》。”学习这首歌曲时的少年邓小平，
正处于人生的关键转折点上。
　　 1918 年到 1919 年，邓小平就读
于广安中学。这是广安最早的一所正规
中学，开设地理、体操、英文等课程。五

四运动后，广安中学的学生成立了广安
学生爱国分会，邓小平也和一些热血青
年 一 起 走 上 街 头 ，声 援 五 四 ，抵 制
日货。
　　“重庆与广安地理位置近且有水路
相通，上海创办的《新青年》在重庆学生
群体中传得很广，邓小平也接触到了先
进的思想，1919 年广安县立中学组织的
示威游行和罢课中，参加者手拿写有‘保
山东主权’‘诛国贼’‘还我青岛’‘誓雪国
耻’的白旗，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抵
制日货。在这些活动中，邓小平都是积极
参与者。这些经历都加深了他的爱国情
怀，也更加坚定了他的救国信念。”蔡世
武说道。
　　 1919 年夏，邓绍昌将重庆开办留
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消息带回了老
家，希望儿子能够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前
往法国学习。邓小平在 1919 年的秋天
与堂叔邓绍圣、同乡胡伦，踏上了县城东
门口码头的货船，前往重庆，开始了留学
之路。“邓垦（邓小平之弟）曾对我说：‘留
学法国，协兴去了三个人，我父亲功不可
没’，由此可见，邓绍昌的思想之开放，对
下一代的影响之深远。”马福说。

　　如今，华蓥山麓，渠江之畔，广安
中学的校园里矗立着一座邓小平雕
塑，百年荣光注定成为莘莘学子的共
同记忆。

红色故里的回响

　　邓小平故居旁是陈列馆，这是一
座融合了川东民居风格和现代建筑风
格的建筑。陈列馆内，一件件实物、一
篇篇手稿、一幅幅图片，形象地展示了
邓小平光辉的一生。
　　离开家乡的邓小平从未回过广安，
但他与家乡的连接时常被家乡人提起。
　　陈列馆里，有一份创刊于 20 世
纪 20 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
欧支部的机关刊物《赤光》。来到巴黎
后不久，青年邓小平便成为这个刊物
的编辑，还在上面发表了多篇文章，并
把刊物寄回家，将革命的火种传播给
万里之外的兄弟姐妹。
　　如今，红色是广安的底色，那段
百年的奋斗史时常在这里回响。“铜
像广场三面山脊环绕，形似一把天然
大座椅，邓小平铜像就端坐于这片绿
草 茵 茵 、古 树 参 天 的 自 然 环 境 之
中……”近日，广安市广安区东方小
学的杨颖同学通过视频的形式，带领
大家打卡红色景点，讲述党史故事的
广安篇章，这样的接力打卡将由 100
名中小学生共同完成。除了以中小学
生的视角走进邓小平故里景区外，学
生们还在华蓥山“重走游击小道”，激
发爱国情报国志。“邓小平由一个天
真活泼的广安少年成为坚定的马克
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
义战士，他用一生的时间践行他的诺
言。通过总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优秀的品质和建党一百年来的优良
作风，我们更应该做到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马福感慨到。
　　绿树夹道，满目翠绿。邓小平故里
景区内，来自各地的中小学生们正追
随伟人足迹，完成着他们的红色主题
研学之路。

广安学堂里，唱《满江红》的小小少年郎邓小平

本报记者李宁、张子琪、李劲峰

　　凤凰山下，南川河畔，一处圆拱形的
花岗岩大墓静穆屹立。墓旁摆满鲜花，
寄托着青海各地干部群众的悼念、追思。
　　 80 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两万余名指战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肩负使命、渡过黄河、披坚执锐、浴血奋
战。英勇牺牲的数千名西路军将士中，
517 名英烈就安葬在西宁红军墓。

新中国成立后集中安葬于此

　　进入烈士陵园，拾级而上走向红军
墓，最先见到一座高 10.1 米的革命烈士
纪念碑，镌刻着“革命烈士永垂不朽”8
个大字。这是朱德同志 1958 年在青海
视察时，特意为西宁市烈士陵园题写的，
饱含着这位红军总司令对西路军将士以
及英勇牺牲烈士的浓浓深情。
　　“红军墓中的 517 位烈士，都是在
西宁各地遇难的西路军将士。他们在新
中国成立后才集中安葬于此。”西宁市烈
士陵园主任刘艳宏说，1955 年，西宁市
各族群众从杨家台、苦水沟等地，从反动
军阀残害红军将士的“万人坑”中，挖出
了一具具骸骨，集中埋葬和修建红军墓，
让英雄安息、让后人铭记。
　　 1936 年 10 月，刚在甘肃会宁胜利
会师的红四方面军总部及所属第三十
军、九军、五军、骑兵师、教导团等两万余
名将士，奉命在甘肃靖远地区西渡黄河，
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此时，中国共产党正在为建立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党对驻扎在西北
地区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
为首的第十七路军，统一战线工作取得
突破性进展。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
的方针没有根本改变，继续逼迫部队“剿
共”。
　　由于战略局势变化，宁夏战役计划
中止，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走廊
进军。“炮火连天响大地，我们红色的战
士，英勇的武装，上前线，决战在今朝！”
在空旷的西北原野上，北风呼号、飞沙扑
面、呵气成冰，西路军将士们开启艰苦卓
绝、血火交织的漫漫西征。
　　巍巍峨峨祁连山，风刀血剑裂骨寒。
由于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西征不幸失
利。从 1936 年 10 月下旬至 1937 年 4
月间，在历经 70 余次大小战斗、歼敌

2.5 万余人的情况下，西路军阵亡 7000
多人、被俘 9000 多人。其中部分被俘
战士经由祁连山脉，被转押至西宁、循化
等地。
　　据有关部门查证，西路军被俘将士
共有 3000 多人囚禁在青海各厂矿、煤
窑、医院、剧团等处服苦役。其中“新二
军补充团”是规模最大的集中营。反动
军阀马家军勒令他们在西宁修桥、盖房。
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被俘西路军战士
每天要干 10 多个小时繁重的体力活，
终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修桥的西路军战士被强迫到刺骨的
河水中打桥基、搬石头，浑身冻得发紫；
盖房的西路军战士要到十几里外的地方
搬运木料、石头、砖瓦，全凭肩扛人抬，累
得筋疲力尽，没有喘息之机，即使大雨滂
沱，身患疾病，也不允许休息。
　　忠骨英魂，万古千秋。大量西路军战
士遭到马家军惨无人道的迫害。据统计，
1600 多名西路军战士在西宁惨遭杀害。
　　“西征虽然失败，但西路军却在广大
西北地区播下革命的种子，在各族人民心
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西路军纪念馆馆
长孙孟桥说，西路军将士在河西浴血战
斗，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
队“一不怕死、二不怕苦”的大无畏英雄气
概，他们崇高的革命理想和舍生忘死的英
雄精神，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史上。

“留胡节不辱”

　　他们浴血奋战，不屈不挠。
　　 1937 年 3 月，经历河西走廊失利
后，身受重伤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
熊厚发，率领近百位西路军战士走进了
风雪茫茫的祁连山。
　　祁连山峦积雪未消，裸露的岩石阴
森可怖，空气凛冽而干燥。在祁连山草
岭大坂的大山根石崖边，熊厚发率领的
部队同马家军的搜山部队不幸遭遇。面
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熊厚发没有屈服，坚
决战斗。
　　经过浴血奋战，西路军将士大部分
壮烈牺牲，熊厚发腿部负重伤，被敌人包
围。敌人迫令熊厚发投降，当即遭到他
的怒斥痛骂。
　　残暴凶狠的敌人恼羞成怒，将年仅
23 岁的熊厚发杀害于青海祁连县黄藏
寺附近。壮烈牺牲时，这位年轻优秀的
师长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

国工农红军万岁！”
　　他们彼此鼓励，坚定信念。
　　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瑞龙等
八位西路军指战员不幸被俘，被关押在
监狱中。为了狱中坚持同敌人斗争，他
们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当他们被押解到
西宁后，党支部商议决定以“坚定思想、
稳定内部”为任务，相约决不暴露自己原
来的姓名和身份。
　　在每天放风时间，党支部的成员便
聚在一起，用手指、树枝在地上划下“坚
定”二字互勉；还常常一同吟唱《苏武牧
羊歌》，以“留胡节不辱”“大节不稍亏”

“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等歌词相互
激励。直至被解救出狱，党支部成员没
有一个人暴露身份。
　　他们巧妙施计，帮助战友。
　　西路军失利后，曾庆良、黄良诚、刘
玉庭等 6 位熟悉电报工作的西路军战
士被俘。因马家军缺少报务人员，他们
被派往马家军电讯台工作。
　　 1937 年 4 月间，马家军得知西路
军一支部队正在向祁连山突进的消息，
便电令在甘肃梨园口驻扎的部队星夜追
击，企图包围歼击。当天，刚好是曾庆良
替马家军报务员值班。得知电报内容
后，他与黄良诚商量，果断决定冒着生命
危险扣发此封电报。“就是赌上性命，也
绝不能让电报发出去。”
　　而后马家军追问起前方消息，却发
现这封关键的电报并未发出。敌人觉察
不对，便恶狠狠地质问他们，曾庆良平静

地回答：“天气不好，干扰太大，声音嘈
杂，发不出去。”
　　正是这封“十万火急”电报的扣发，
不仅延缓了马家军对西路军突击部队的
围剿追击，也为这支最终抵达新疆的西
路军左支队的顺利转移争取了宝贵时
间，为革命保留了珍贵火种。
　　孙孟桥介绍，西路军将士们在极其
艰难的条件和环境下，表现出的视死如
归、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和自我牺牲的
高贵品质，永为后人纪念。

各族群众助力脱险

　　在西路军纪念馆内，一幅幅版画、一
座座雕塑，讲述着青海各族群众冒险营
救、掩护、帮助西路军将士的经历。
　　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在高台战
役中被敌人连砍数刀，头部重伤昏迷后
被俘。在押解前往西宁的途中宿营时，
吕仁礼寻机逃离虎口。在深山野谷中走
了两天后，饥寒交迫，伤口剧痛的他，昏
倒在地。
　　此时，凶恶的马家军在甘肃、青海等
地疯狂搜捕、屠杀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
员，使整个河东、河西地区都笼罩在恐怖
之中。
　　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
50 多岁老汉家中。原来老人家在野外
遇到了昏迷的吕仁礼，将他背回家中。
见到吕仁礼苏醒，老人家从炕洞里掏出
几个热土豆给他充饥，又换下他身上的

血衣。离别时，老人家再三嘱咐：“你
往山上走，别往川里走，碰上马家兵就
没命了。”
　　沿着山路，吕仁礼翻山越岭，体力
不支时遇到一位 60 多岁的藏族僧
人。这位僧人不仅给他送饭，还照料
他治病。休养了一个多月，归队心切
的吕仁礼告别老人，再次踏上寻找部
队的路途。当他来到甘青交界的大通
河边时，发现驻守的马家军正在对渡
口过往人群进行严密盘查。
　　正当吕仁礼一筹莫展、焦虑万分
之时，他找到一位 40 多岁土族老乡
介绍了自己的经历。这位土族老乡
说：“不要紧，你当我的儿子，装哑巴别
开口，他们问话由我出面。”如此帮助
吕仁礼平安渡河。吕仁礼后来回忆
说，正是汉族、藏族、土族群众的冒险
帮助，才让他实现顺利归队的愿望。
　　此时，党中央也在沟通各方渠道，
全力以赴营救西路军将士。西路军纪
念 馆 副 馆 长 陈 革 介 绍 ，据 统 计 ，从
1937 年 5 月至 1938 年 8 月期间，经
过多方营救和不懈努力，共有 4000
多名西路军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脱
离险境，回到革命队伍和党的怀抱。
　　逝者悲壮，生者顽强。青海高原
地广人稀，部分西路军战士走散后，一
直无法与部队取得联系，却始终坚守
信念，等待归队。
　　红三十军副营长廖永和战斗中右
腿负伤后，在一次急行军中掉队。从
此，他开始了在柴达木盆地 12 年漂
泊的艰苦岁月。
　　在艰难向西追赶部队的过程中，他
和其他掉队西路军战士组成新的战斗集
体，彼此搀扶。途中遭到土匪，廖永和在
战斗中再次负伤。为不拖累战友，他和
另一名小红军留下来，躲在岩穴中。此
后，他俩流落至当地部落，参与放牧。
　　 1949 年 9 月 5 日，西宁解放。
廖永和在距离西宁 400 多公里的德
令哈得知消息后，找到帮人赶骆驼的
机会，走了 18 天终于在西宁湟中找
到党组织。几经核实情况，加上廖永
和表现积极、立场坚定，第二年组织吸
收他重新入党。
　　此后，廖永和先后担任青海都兰
县县长、县委书记等职务，在昔日贫穷
落后的草原，带领群众建设出社会主
义新牧区。

那 517 名红军西路军烈士遗骸，背后有着怎样的悲壮

3 月 30 日，市民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内参观。 本报记者张龙摄

广安中学里的邓小平雕像。本报记者王曦摄


